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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森导演的“非虚构戏

剧”《辅德里》在中国美院开了

一次主题座谈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首部聚焦中共二大

的“非虚构戏剧”《辅德里》于

4 月在上海大宁剧院首演。

上周，这部戏在杭州小百花越

剧场上演，也是第一轮巡演的

最后一站，它“回”到了《辅德

里》联合制作单位中国美术学

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的所在地

——杭州。

《辅德里》聚焦中国共产

党从一大到二大，完成创建的

历史进程，以党章的诞生与守

护为脉络，以中共二大会议所

产生的七份重要文件为主线，

完全依据史实文献，艺术化再

现二大乃至建党初期的人物

故事，呈现 100 年前革命者的

命运、出路、使命和爱情。

这部剧的主创，不是专

业国办院团，我们来看这段

介绍——

《辅德里》由上海百乐门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仙童国际

戏剧文化（北京）有限公司、中

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

联合制作，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牟森担任总叙事、导演，中国

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媒介展

演系和叙事工程研究所的师

生担当叙事设计团队。

戏里的主角，是 100 年前

的“90 后”；《辅德里》的编剧

吴 冰 生 于 1993 年 ，今 年 27

岁，去年刚从美院毕业。在

这个近 60 人的剧组里，90%

以上是 90 后，和 100 年前的

他们同龄。

非虚构戏剧《辅德里》亮相杭州

导演牟森和他的四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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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更多《辅德里》幕后

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郭楠 刘杨
辅德里625号
不为年轻人所知的故事

上海闹市区，老成都北路 7 弄 3 号，一座不起眼的石库

门建筑，曾用名：辅德里625号。

1922 年 7 月，陈独秀、李达、王尽美、蔡和森等 12 名党

员，从全国各地赶来，聚于此，平均年龄28岁。他们在这处

上海老式弄堂里，召开了为期八天的“中共二大”会议，通过

9个决议案和党的章程。

在这场会议上，革命者第一次提出了具有统一战线性

质的“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以全国代表大会名义，公开发

表了党的第一个宣言，第一次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

号，诞生了第一部党章⋯⋯正是在“二大”上确立的这一连

串的“第一次”，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这里也是平民女

校的校址——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

校；也是人民出版社社址——在此出版了15种革命理论书

籍，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

很多人熟悉“一大”，但对“二大”的故事，知之甚少，艺

术市场上也没有一部完整的作品来呈现表达。

《辅德里》首次聚焦中共二大，填补了这个领域文艺创

作的空白。

制作人李东无数次路过这座石库门，却没有一次拐进

去看看，也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

在第一次创作“神仙会”上，李东提出一个问题：红色文

化的传播如何创新，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能否把辅

德里作为一个IP打造，把“中共二大”传播出去？

什么故事？

研讨会现场，很多人提到了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一封

信。

杨开慧牺牲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里面有一句话：

“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毛泽东去世后，这封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信，在杨开慧

故居被发现。

“这封杨开慧没有寄出去、毛泽东没收到的信，被我们

看到了，真是眼泪也掉下来了⋯⋯”这个故事，被吴冰写到

了《辅德里》中。

还有“党章守护人”张人亚的故事。

他是个银匠——宁波话银匠，念人亚，他改名张人亚。

“二大”会后，他把一只旧皮箱交到父亲手中，在老家宁波珍

藏了 30 年。皮箱里一个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里面是一

批珍贵的建党历史资料，其中就包括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党

章。

在第十二场戏《重逢》中，毛泽东有一句台词：“吾兄系

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据党史专家透露，这句话出自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一封

信，“潜台词”是召唤李达速速前往解放区参加重要工作。

中国美院院长高世名提到了剧中的三个“隐藏”，让他

感动的三个细节。

杨开慧隐藏了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去世 6 年后才被

发现，他终生没有见到；王尽美的母亲把儿子的照片藏在墙

里，想儿子的时候，贴着墙站着；张人亚的父亲把保存党章

的行李箱，藏在儿子的衣冠冢里。“这不只是隐藏，而是一种

力量，隐藏的力量，隐胜于现，缺席也是一种美，这种力量难

以解释，无法言传。”

先锋派牟森与青年的对话
他们达成了理解

这样一部重大题材的红色作品，“先锋派”牟森怎么导？

熟悉牟森的“战友”，一点都不担忧，比如高世名：“牟森

做《辅德里》，我一点不奇怪。他早就超越了先锋派、主旋律

的二元分立、简单对立。牟森做党史题材，意义特别大。”

座谈会的最后，高世名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

角不是作为导演的牟森，而是“作为老师的牟森”。

牟森是个“新”老师，51 岁开始当老师，他并不喜欢那

些取悦青年的话。他过去常常引用王朔的一句话：年轻有

什么了不起，谁没有年轻过，你老过吗？

牟森来美院当老师的经历，相当坎坷。他的第一堂课，

叫《让众声喧哗》，来自莎士比亚。但失败了。

因为同学们从来没有认真读过莎士比亚，也懒得读。

他想，学生们可能喜欢现代思维吧。

第二堂课，叫《春天里的贝克特》。这门课设计得相当

好，他按照《等待戈多》的三个主体意象，做了一组设计——

第一个意象，一条路，对应主题：世界的泥泞；第二个意象是

月亮，媒介形态是一组影像，对应的主题：隔绝，第三个意

象，是一棵树，媒介形态是一组装置，对应的主题：成为自

己。

很不幸的是，这一门课也失败了。

牟森老师屡败屡战，他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他很难

和这些 90 后学生实现沟通。他发火了：你们不愿意读莎

士比亚，你们也读不懂贝克特，那你们就读你们自己。他

开了一门课，叫叙事工程，关于 90 后家庭编年史，因为任

何一个 90 后，只要往上追溯三代，就会是一部波澜壮阔

的大历史。

这门课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成功，不是说作品有多

好，而是达成了老师和学生两代人的理解与和解。

牟森也为这门课取了一个名字，《天堂所允许的一

切》。这门课至今已经开设了三四年了，从 90 后到 00 后，

今年这个课也成为美院思政课的一个范例。

这次，牟森又参与了《辅德里》，这是一堂艺术党课，这

个戏，至少改变了他的“青年观”。

高世名说，一百年前，那群年轻人，平均年龄 28 岁，他

们开启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重塑了

世界的格局，也为人类历史的进步提供了新的方向。一百

年后，我们新时代的艺术家和中国的年轻人，如何在自己身

上养成一种真实的历史感，如何获得一种切身的历史经验，

这不但关系到艺术教育、立德树人，更关乎到百年大党的血

脉传承。

戏里有一个动作，前仆后继——牟森作为30年前的先

锋派导演，用血肉之躯的身体感知，通达主题。

左：《辅德里》剧照，右：上海辅德里625号


